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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松潘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宗教共存的区域。这个地区，以汉藏羌回四个民

族为主要人口，集中了中国宗教的几乎所有型态，这些宗教形态不仅共处一地，甚至同居一

庙，并形成了各民族共同参与的盛大宗教活动——黄龙庙会，诞生了融合各民族宗教信仰的

“黄龙真人”形象。这对于我们思考今天的多宗教共存、对话与社会稳定的问题，以及筹划

这一地区的文化旅游和文化建设与管理等，都提供了积极的参考和广泛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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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潘，位于四川省西北部，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东

北部，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宗教共存区域。在它的南面

是茂汶羌族文化区．东边与汉民族区域连接(平武)，往北

有甘肃、宁夏的回族文化区，往西、西北以及西南则是安

多、嘉绒藏区。松潘就正是处在汉藏羌回这四个民族的主

体文化区域的交汇点上，并成为由汉藏羌回为主要人口的

多民族杂居区域。∞多民族的杂居带来多宗教的共存，在松

潘地区，道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本教、回教(伊斯

兰教)以及羌族的原始宗教信仰都在这里交错分布，20世

纪前期基督教也曾经在这里短暂驻留，这些共同构成了松

潘地区多宗教共存的文化生态结构。本文是在广泛的文献

考据和直接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

一、松潘地区的多民族多宗教共存格局的形

成并非一朝一夕

松潘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人文积淀。早在远古时期，松

潘就有人类居住，秦惠文王时设湔氐县，西汉元鼎年间设

湔氐道，晋没升迁县．唐称松州。明洪武年间合松州、潘

州为松潘，并延续至今，因而，松潘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

悠长岁月的历史名城，洪武年问修建的松潘古城至今仍有

部分残留，算起来也有近700年历史了。在松潘的岁月长

河里，首先出现在这里的居民的情况，已经难以考证。秦

汉以来，古代史书通常将这一带居民称为“戎⋯夷”“氐”
或“羌”．《史记·西南夷列传》就有“六夷七羌九氐”的说

法，已经透露出此地族群的多样性，<华阳国志)用“六

夷、羌胡、羌虏、白兰峒九种之戎”来描述汶山郡(晋汶

山郡下辖升迁县)的土著居民状况，所显现的也是这种族

群多样性。公元6世纪以后，这种“杂乱”的多样性开始

减弱，大唐与吐蕃从东西两个方向的挤压。使得这里的居

民或者汉化，或者吐蕃化，或者继续保有其文化传统。这

些保留其文化传统的土著居民也开始获得统一的称呼

“羌”，于是有“西山诸羌”“西山八国”等说法，松州、茂

州在当时也被称为“羌州”。9世纪以后，吐蕃王朝解体，

而吐蕃和吐蕃化的民众则以语言、宗教(藏传佛教、本教)

为纽带向着一个有着共同的历史与文化习俗的族群演变，

元代将岷江上游划归宣政院管辖．则强化了这种演变。并

最终形成了今天的藏族分支——安多藏族。这种“羌在汉

藏之间”⋯的历史格局至今仍然能够在四川西北部的民族分

布中清楚地看到，而在松潘本地的民族分布中，则展现为

“汉回在羌藏之间”的格局。在今天松潘地区的民族分布地

①建陶以前，松潘所锊辅的范围涌盖了今天阿坝州的大部分地区．甚至远至青海东南部，那时的松潘，少数民族占据绝对的优势．民

国时期的凋查就说。番民”占松潘人口的十之七八．今天的橙{i|}则足古代松潘的核心区域，汉藏人口占主体，基本相当。据‘松潘

县志>(1999年)的数据．1990年．松潘总人口为64641人．其中藏族24038人，羌族4543人。回旗8398人．汉族27633人。

[收稿日期】20019—一03—06

[作者简介】潘显一，教授，四川大学“985”宗教-5社会研究社科创新基地学术带头人，博士生导师；

汪志斌，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四川成都 610064

唐思远，黄龙景区管理局局长。 四川松潘623300

4l

 万方数据



天府新论2009年第3期 松潘地区的多宗教共存现象研究

图上．我们大致可以划分出三个部分：西、北部藏区、东

南部羌区和居于二者之间以汉回为主体的多民族杂居区域。

这个分布格局是随着回族在明代的最后出现而形成的。回

族虽是到明代才形成，但作为回族前身的“西来”伊斯兰

信徒则早在唐代就已经涉足松潘地区，元蒙以松潘为据点

进攻四川。也带来大量西域伊斯兰信徒，其中部分就落足

松潘，形成后来的松潘回民。因此，当明洪武十二年丁玉

平定松潘确立汉文化在这片区域的主导地位的时候，汉藏

羌回的基本格局就已经具备雏形了，并最终演变为今天我

们所看到的松潘地区以汉藏羌回为主体、汉回在羌藏之间

的多民族共处格局，并以这种多元共存的文化生态结构同

周边文化区域明显地区分开来。松潘地区的多宗教共存现

象则是这种多民族共处格局在宗教文化领域的一种展现。

二、松潘地区多宗教共存的一个首要特点就是

宗教形态的多样

在这一地区，几乎中国宗教的所有型态在这里都可以

看到它们的身影。大致来说，松潘地区的宗教形态中．回

族的宗教信仰最为整齐，都信奉伊斯兰教。凡是一定规模

的回民聚居区，往往就会有清真寺，大者屋宇连栋，小者

一殿即可．早的可以追溯到元明时期，晚的则只有几十年。

其次则是羌族的自然宗教信仰，崇拜白石，举行祭山会．

奉祀山神以及其他具有地方保护神色彩的各种神灵，并因

不同的村寨而有具体差异．这种差异之一就是由其所处地

的民族交往的不同而造成的不同程度上的汉化或者藏化。

汉藏两族的宗教形态则更加多样。松潘藏族的宗教形

态中，本教是最为主要的形态，本教寺庙遍布藏区，甚至

某些地方还有相当原始的本教活动。在县城以北的漳腊地

区．沿岷江两岸。错落分布有噶米寺、小西天噶米寺、扎

雍忠寺(尼姑庙)、对河寺、山巴寺、元坝寺、林坡寺等众

多本教庙宇，形成了一个相当集中的本教庙宇群．也成为

松潘地区藏族宗教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藏传佛教的其他

派别，格鲁派、萨迦派、宁玛派也都在此地有着传播，这

些教派及其寺庙主要分布于岷江河谷的多民族杂居区域，

如属萨迦派的大寨乡上泥巴寺(nt草坝)，属宁玛派的安宏

乡烟囱寺，属格鲁派的位于牟尼沟的后寺、肖包寺，其中

格鲁派是此地藏传佛教中势力最强的，并呈现出向本教区

域渗透的态势，位于毛尔盖上八寨索花村的毛尔盖寺为松

潘最大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庙，就位于藏族集中聚居区。

至于松潘汉族．虽然不像松潘其他三个主要民族那样

全民信教，但其宗教崇拜风气依然是浓厚的。至今松潘汉

族人口不过三万上下，而民国《松潘县志》所记载的汉族

寺庙(不含南坪，今九寨沟县)就有115座，而这还不是

松潘汉族庙宇的全部。这其中。既有进入祀典的国家宗教

祭祀场所。如文庙、武庙、龙王庙、厉坛等，也有佛道二

教寺庙，如大悲寺、赤松观、玉虚观、真武庙等，还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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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民间崇拜特色的地方小庙。如牛王庙、马王庙、药王庙、

娘娘庙、黑虎庙等。在我们对松潘的宗教考察中还发现一

些明清以来的民间教门经卷至今依然在当地汉民族中流传，

如大乘天真圆顿教的《龙华宝经>《龙华宝忏》以及可能属

于黄天道或者长生教的(金刚宝忏)等。而且，松潘漳腊

观音山崇善阁还在20世纪40年代初涎生过一套具有浓厚本

地色彩的救世劝善鸾书《醒迷太平新经》．至今当地民众仍

有人在诵念。

此外，在晚清、民国时期，西方传教士也曾经踏足这

片区域。据民国《松潘县志》记载．晚清咸丰同治年间，

松潘县城建有“圣修堂”，光绪年间又建有“福音堂”。民

国初年，美国传教士达尔克曾在松潘传教，直到1937年。

三、松潘地区多宗教共存的第二个特点是这些

宗教形态之间的和谐共处

诚然，在松潘的历史上并不缺少宗教之间特别是教派

之间的信仰争夺，但总的来说。和谐共处是这片区域宗教

形态之间的基本态势。这种和谐共处大致可以区分为三个

层面。首先是在整个区域层面上多宗教共存和多民族共处

的一致性；其次则是在一定的狭小范围内的多宗教共存，

如松潘县城道教、佛教(汉传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共处，

又如牟尼沟伊斯兰清真寺和藏传佛教庙宇的共处；再次则

是在更小的范围内，即一庙之内的多宗教共存。这种多宗

教共处一庙的情形，既包括同一民族内不同宗教形态之间

的．如黄龙寺的佛道共存，也包括不同民族之间的宗教共

存．如松潘岷江乡的龙安堂。

龙安堂，位于松潘县城东南方向40公里的岷江乡岷江

村．坐落于岷江乡至大姓乡约1．5公里的石龙山(属岷山

山脉)脚，纳咪河自北而南由岷山主峰雪宝顶向下流经庙

前汇入岷江，海拔2700米。当地人又称“多嘛哩”．此名大

约来自该寺旁侧一块直径2米左右的大石上天然显示的白

色花纹，该花纹神似六字真言之俗写“嘛哩”二字，当地

传说这块大石由西藏飞来，故被尊为神石。据《圣地龙安

堂寺简志》称：素有“龙安堂”之称的这块圣地，多有天

然珍宝和天然藏文字母。并将龙安堂与胜乐殊圣地黄龙山

泉“瑟措”和九寨沟“普措”通称为三大名胜。当地文人

也有“黄龙通四海，鱼出龙安跃九州”的描述。从有关龙

安堂的历史文献记载来看，这里至迟在唐代就已经是一处

宗教圣地了。据说，8世纪时，藏传佛教前弘期三大译师之

一的毗卢遮那(又译作白若杂纳或者白诺扎拉)因受排挤

而到藏东传教，曾驻足于此。并祭山布法．开启山门。此

后，元代萨迦派活佛葛阿念丹巴、乾隆时期的嘉木祥二世

活佛等众多显密二乘上师和本敦活佛都曾在此驻歇、传法。

嘉庆十二年(1807年)．松潘平番营守备何玉超在此建有神

庙，参与建庙的包括汉藏羌各族民众，民国县志记载此庙

为“观音堂”。此后该庙屡毁屡建．直至今天依然是一处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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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羌多民族共同尊奉的宗教圣地。

今日的龙安堂。是一个不大而狭长的进行了藏文化装

饰的汉族四合院，寺庙周围空地上散布着许多白石堆、玛

尼堆以及彩旗、经幡，山崖问还有喇嘛的修行屋。寺庙山

门装饰有法轮、神鹿等藏传佛教的传统符号，应当是近10

年来的结果。大门上有一类似麒麟的彩绘神兽(疑即是

《封神演义》中所说的慈航真人坐骑金毛j孔，也是此庙作为

观音堂的一个标志)。颜色已经相当黯淡。房屋也非常陈

旧，似乎至少有百年历史。院内天井长约18米，宽6米。

地面铺有石板，但早已磨损不堪。看着那仿佛经历了千年

岁月的模样，很难不把龙安堂的历史往久远里看。也许，

这块地基上的房屋已经轮换了许多次，但这片地方却是一

直承载着人们朝拜、进香的脚步。拾级进到正殿，迎面是

一高耸的具有藏传佛教风格的千手观音画像，空间相当逼

窄，但转过这由一块支撑起来的大木板所悬挂的神像。我

们才看到大殿原本的神位。中间正中的是观音。左右陪塑

的是文殊和普贤；左边正中是药王，骑虎抚龙；右边是三

女神，正中女神抱一娃娃，观其陈设，当具有“送子娘娘”

的功能。这大约就是龙安堂作为“观音堂”的原本神像格

局，观其状况，并不很新。至迟也是上世纪80年代初重

塑，而藏传佛教的神像则集中供奉在山门楼上．除了佛教

尊冲外，尚有松赞干布、文成公主等塑像。现在主持改寺

庙的是藏传佛教宁玛派的僧人，每到宗教活动的日子，各

族民众依旧会聚于此。依照各自的宗教习俗展开宗教活动。

四、松潘地区多宗教共存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

的特点是多民族宗教共存中的相互渗透与

融合生成

这种渗透既表现在同一民族内宗教形态之间，如汉族

佛道之间的渗透，藏族本教与藏传佛教之间的渗透影响，

也表现在不同民族的宗教文化之间，如松潘伊斯兰教就具

有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

松潘地区多民族多宗教共处融合的最突出成果就是

“黄龙真人”这一崇拜对象的生成。

黄龙真人是黄龙寺的奉祀主神，也是黄龙沟寺庙建筑

群的核-f,-，通常被看作是一尊地方道教神，而究其渊源，

则是松潘汉藏羌等多民族宗教信仰与崇拜活动在千百年共

处一地的融合中生成的一个多元层叠形象，这一形象虽然

借用了“黄龙真人”这一具有道教色彩的名号，其实质内

涵则主要是松潘本地民众宗教信仰需求的会聚。

松潘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角，岷山山脉中断，是岷江与

涪江的发源地，高寒荒漠的地理与气候条件决定了这里的

生存与生活极其艰难，农业每年只能有一季收成，而且对

天气变化极端依赖，冰雹、水旱常有，粮食往往难以自给。

明代嘉靖年问，紧邻松潘的龙州(今平武)宣抚薛兆乾作

乱，阻断了松潘东路的交通，结果，不过十余日，“松州米

贵如金吡”。这种生存的艰难是松潘所有民族共同的处境，

它不仅是生活于松潘的各族民众宗教崇拜的真正生成根源。

也是各民族宗教渗透与融合的真正契机。宗教总是来源于

生活并服务于生活的。松潘地区每年农历六月十二至十五

的黄龙庙会就正是在这样的需要下产生的。

据民国《松潘县志)记载：

松潘附近地产每年仅收一季。立秋前后十馀日、

禾稼将熟未熟之时．白昼则虑大雨寒凝冰雹，夜晚则

虑天晴露积为霜。禾苗受冰雹则耔散满地而包谷亦空。

经霜则耔尽枯槁而生机立绝。此二者实农民之大害也。

立秋在每年的8月7日或者8日，正是农历的六月。此时农

事已经结束，“禾稼将熟未熟”，既是农业丰歉的关键时期，

在古代没有足够的农业科学技术而不得不靠天吃饭的情形

下，也是农民只能无奈地等待时期，同时又是一年中松潘

天气最适合外出的时期。于是，在有限的经验措施之外．

“请番僧念经”以及向神灵祈祷，就成为必然的选择。这种

萌生于共同生存处境从而植根于人们心灵深处的崇拜取向

所需要的仅仅是一处可以寄托或者承载当地民众精神需要

的空间，而岷山的主峰雪宝顶以及位于雪宝顶北侧流淌着

神奇的露天钙化彩池与钙华滩流的黄龙沟正为人们提供了

这样的可能，于是，从很早开始，对山(神山一山神)的

崇拜，对水(圣水、雨师等)的崇拜，对龙神(主风雨)

的崇拜，对各民族英雄人物的崇拜与怀念，以及各类教派

祈祷、护佑的宗教仪式与宗教修行活动，⋯⋯。都在每年

农历六月的宗教需求中逐渐向着雪宝顶以及黄龙沟会聚，

使得这里在很早就成为一处各民族共同尊奉的宗教圣地。

成为松潘各族民众共同朝圣祈祷的道场。

因此，在明代中叶黄龙寺修建从而确立“黄龙真人”

的形象与中心地位的时候，它就已经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

层叠融合的形象，是一个当地汉藏羌等民族共同奉祀的崇

拜对象，尽管不¨的民族其崇拜方式有别，而其内在实质

与精神却是一致的．都是对美好生活与幸福人生的企望。

松潘地区的这种多宗教和谐共处格局为我们提供了多

宗教共存现象的典范，它对于我们思考今天的多宗教共存、

对话与社会稳定问题，以及筹划这一地区的文化旅游和文

化建设与管理等。都提供了积极的参考和广泛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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